



平安到达移居地后, 亦将妈祖信仰带到那里 , 在新
的居留地建造起妈祖庙宇。然而, 移民到达一个新
地方后 , 为了适应新环境 , 为了生存发展 , 他们对
妈祖的信仰已不再是停留在早期仅为海上保护的
低级层面上, 而是把妈祖庙与福建会馆联系在一






区, 地狭人稠, 人们素以贩海为生 , 把出海贸易、移
居海外视为一种谋生之道。据说早在新石器时期,
福建就已有出现海外移民。如菲律宾著名考古学
家拜尔教授 ( H. Otley Beyer) 认为 , 在公元前 1750




延群岛进入菲律宾北部 , 并分散到菲律宾东部 , 远
至西里伯群岛。他提出: “这次移民是由所谓的‘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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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民’( Jar-Burial People) 发起的 , 他们大约从公元
3 世纪至 8 世纪似乎已经沿着东部沿海向南分布,
这 就 是 菲 律 宾 人 所 谓 的 ‘原 始 铁 器 时 代 ’





黎刹和圣安娜( 马尼拉) ; 内湖地区 ; 比萨扬、宿雾








家以财, 贫人以躯, 输中华之产 , 馳异域之邦 , 易其
方物 , 利可十倍。故民乐轻生 , 鼓枻相续 , 亦既习
惯, 谓生涯无踰此耳。”[3]另如嘉靖二十七年( 1548)
任福建巡抚的朱纨, 在其奏疏《增设县治以安地方
事》中亦写道: “福建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 , 僻处
海隅, 遥通夷岛, 生聚蕃盛, 万有余家。以下海为生
涯 , 以通番为常事⋯⋯”[4] 尽管当时明朝政府正厉
行海禁, 不准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 , 但仍有不少
闽南人为窺厚利而敢冒杀头之险 , 出海从事走私
贸易或移居海外。就以对日本贸易来说, 虽然明朝
政府一再严禁 , 但自嘉靖二十三年 ( 1544) 十二月
至嘉靖二十六年( 1547) 三月的两年多里,到日本从
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,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
人 就 达 千 人 以 上 。 [5]5963 其 中 仅 嘉 靖 二 十 三 年
( 1544) 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漳州人李王乞等





至隆庆元年 ( 1567) , 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
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, 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
文引, 缴纳饷税, 出洋贸易。于是, 每年从月港随船
出洋的人数估计有数万人 , 他们之中仅有极少数
是拥有巨资的富商 , 而绝大多数是靠借高利贷或
空手应募去做小生意的农民。据《( 崇祯 ) 海澄县
志》载 : “盖舶主而下 , 多财善贾者无不数人 , 间有
凭子母钱称贷数金 , 辄附众远行者; 又有不持片











的流通货币, 银价不断上涨。因此 , 福建商人为墨
西哥银元所诱, 遂大量地涌向马尼拉贸易 , 当时的
福建巡抚徐学聚就说过: “我贩吕宋 , 直以有佛郎
机银钱之故。”[7]4726 闽人何乔远也指出: “渡闽海而
南, 有吕宋国⋯⋯多产金银 , 行银如中国行钱。西
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 , 故闽人多贾吕宋
焉。”[9]所以当时移居马尼拉的福建人数最多, 据福
建巡抚许孚远奏称: “东西二洋 , 商人有因风涛不
齐, 压冬未回者, 其在吕宋尤多。漳人以彼为市, 父
兄久住, 子弟往返, 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。”[7]4332
顾炎武亦说道: “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 , 或折阅破
产及犯压各境不得归。流寓土夷 , 筑庐舍 , 操庸贾
杂作为生活, 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 , 人口以数万
计。”[10] 有关具体的移民人数,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
估计: 自 1571 年漳州月港与马尼拉之间的帆船贸
易开始后的 30 年里 , 大约有 630 艘帆船从月港出
航到马尼拉, 每艘船载运的人数估计为 300 人 , 其
中包括水手、商人、观光者和乘客等。这就是说, 在
这 30 年里大约有 19 万—20 万人随贸易帆船到达
菲律宾。当然, 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 4 个月后的
下一次季风期即随船返航中国 , 但也有不少人留
了下来。至于留下来的人数有多少, 可以西班牙殖
民 者 当 时 征 收 的 贡 税 额 为 标 准 来 进 行 估 计 。 在
1611 年, 西班牙殖民者要求居住在菲律宾的非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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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教华人 , 每人每年必须缴付 64 里亚尔( real) 或
8比索( peso) 的贡税, 如贫穷者可以免缴。 在 1615
年 , 西 班 牙 殖 民 者 共 征 收 贡 税 53 832 比 索 ; 在
1635 年, 共征收 116916 比索。从这些数字可以看
出, 这 20 年里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人数增加了一
倍多, 仅 1635 年就有 14 614 名华人缴纳贡税 , 这
些还没有包括贫穷的免税者和偷漏税者。另据当
时 驻 马 尼 拉 的 西 班 牙 代 理 商 蒙 法 尔 康 ( Grau y
Monfalcon) 在 1636 年声称 , 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
总数是 30 000 人。[11]这些估计与上述顾炎武所说
的“以数万计”基本相符。
除了菲律宾外 , 当时也有不少福建人移居日







卸载 , 北港捕鱼 , 及贩鸡笼、淡水者 , 往往私装铅、
硝等货潜去倭国, 徂秋及冬 , 或来春方回。亦有藉
言潮、惠、广、高等处籴买粮食 , 径从大洋入倭 , 无
贩番之名, 有通倭之实。”[7]4334 于是, 每年到日本贸
易的明朝商船数量很大 , 如 1611 年 8 月 , 据长崎
奉行长谷川藤广到江户报告 , 这年开到长崎的外
国 船 只 共 有 80 余 艘 ,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明 朝 商 船 ;
1612 年 7 月 25 日, 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
商船共 26 艘, 同时开进长崎港; 1613 年 6 月 5 日,
有漳州商船 6 艘开到长崎, 26 日又有 2 艘, 载糖开
到长崎; 1615 年 3 月 6 日, 又有漳州商船载运大量
的砂糖开到纪伊的浦津。[13]1639 年由于日本实施
“锁国政策”, 禁止外商到日本贸易 , 仅准许中国人
和荷兰人航抵长崎一港从事贸易 , 故这年到日本
贸易的明朝商船数急遽增多 , 在 3 月 24 日和 9 月
17 日之间, 有 93 艘明朝商船载运货物到达长崎;
1641 年则达到 97 艘的空前数目。[14]当时随这些商
船移居日本的闽人人数亦不容忽视 , 据万历四十
年 ( 1612) 明朝兵部奏称 : “通倭之人皆闽人也 , 合
福、兴、漳、泉共数万计。”[6]9389 这个数字可能不至
于过分夸张 , 因据万历四十六年 ( 1618) 亲身到过
日本的刘凤歧说 , 万历三十六年 ( 1608) 侨居在长
崎的明商还不到 20 人 , 而“今不及十年 , 且二三千
人矣, 合诸岛计之, 约二三万人。”[15]又据天启五年
( 1625) 福建巡抚南居益说: “闻闽越三吴之人 , 住





能地吸引闽商到那里居住 , 为了刺激贸易 , 甚至给
闽人以税收减半的优惠 , 还为他们提供护航 , 以防
止英国和中国海盗的袭击。[17] 另有一部分闽人是
直接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掠夺过去 , 如 1622 年荷兰
殖民者占据我国澎湖岛后 , 则把俘获的闽人转运
到岛上, 将其两人两人绑在一起 , 强迫他们搬运土
石砌筑碉堡。而当碉堡建成后, 又将这 1400—1500
名不幸的闽人载运到巴达维亚卖做奴隶。[18] 当时
移居巴达维亚的华人人数 , 据估计 , 在 1620 年约




是帆船。数百人聚集在一艘帆船上 , 涉重洋 , 冒风
飚, 惊涛駭浪, 险恶莫可名状。在科学技术不发达
的古代, 人们对海洋变幻莫测的惊涛骇浪不是很
了解, 产生了恐惧心理。为克服这种恐惧心理 , 人
们不得不寻求一种精神寄托 , 在航海遭难的危急
关头, 寄希望于某个超自然力的神灵予以保护 , 妈
祖信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。它对于航海
者能起到一种稳定情绪、减少心理压力的作用 ,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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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 , 乘的是东北季候风 ; 夏季回国 , 乘的是西南季
候风。如朱彧在《萍洲可谈》卷二所云: “舶船去以
十 一 月 、十 二 月 , 就 北 风 ; 来 以 五 月 、六 月 , 就 南
风。”为了保证不错过季风期 , 在闽南就有了祈风











来 , 认为当时参加漕运的闽南人 , 特别是莆田的舟
师, 必须在三月中出航。出发前举行祭典 , 祈求妈
祖庇护, 后来逐渐就固定于三月二十三日; 而完成
任务后归航, 或者大家最后进入休息期的时候 , 为
感谢妈祖的庇护, 冬季以前则举行祭典。其中主要
的春祭, 不久便被认为是神的诞生日; 接着次要的





河在《海上纪略》中描述道 : “海神惟妈祖最灵 , 即
古天妃神也。凡海舶危难 , 有祷必应 , 多有睹见神
兵维持, 或神亲至救援者 , 灵异之迹不可枚举。洋
中风雨晦暝, 夜黑如墨 , 每于樯端现神灯示佑。又
有船中忽出爝火 , 如灯光升樯而灭者 , 舟师谓是
‘妈祖火’去, 必遭覆败, 无不奇验。”[21]这种静电现
象据说在船舶航行中极为常见 , 称为 “圣艾尔摩
火”( Saint-Elmo’s Fire) 。[22]10 也有人认为: “即使是
漂着的旧木头, 被月光或灯光略微一照便反射 , 夜
里发光。”[20]4 不管其真实情况如何, 这种“妈祖火”
对于遭难的航海者来说, 无疑是精神上的慰藉 , 是
鼓励他们战胜灾难的动力。如清康熙二年( 1663) ,
琉球册封使张学礼、王垓返航过姑米山时 , 飓作暴
雨, 船倾侧, 危甚; 桅左右欹侧 , 龙骨半折。忽有火
光荧荧, 霹雳起, 风雨中截断仆桅 , 舵旋不止 , 勒索
皆断。祷神起柁, 三祷三应 , 易绳下柁 , 时有一鸟 ,





天妃娘娘》记载: “当风作之时 , 见一女子牵五两而
行, 渡波涛若平地。”所谓的“五两”, 注释为“舡篷
的桅索。”[20]36 意思是说, 起风时, 看到一名女子牵
船篷上的桅索行进, 使船只乘风破浪如履平地。这
种说法在《使琉球录》的“天妃显灵救济”中亦有记
载 , 万历三十年 ( 1602) , 琉球册封使夏子阳、王士
祯舟过花瓶屿时, 无风而浪, 祷于神, 得风顺济。归





入海, 必致祷祠下, 求杯珓, 祈阴护, 乃敢行。”[24] 也
正因为如此, 故在福建的船舶上 , 均供有妈祖的神
位, 随时祭祀。张燮在《东西洋考》中说 , 船上供有
关帝、妈祖和舟神, “凡舶中来往 , 俱昼夜香火不
绝。特命一人为司香, 不他事事。舶主每晓起, 率众
顶礼。”[25] 即使是往琉球册封的封舟, 船后面也建
有一两层的黄屋, 上层置诏敕, 下层供天妃。[26] 于
是, 妈祖信仰随着福建海外移民逐渐传播到世界












以汉语, 能书教以汉文。十岁称若秀才 , 王给米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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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; 十五薙发 , 先谒孔圣 , 次谒国王 , 王籍其名 , 谓
之秀才, 给米三石; 长则选为通事 , 积功至都通事、
通议大夫、中议大夫, 而至紫金大夫。”[27] 他们起到
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的桥梁作用 , 在其影响下 ,
琉球共建有三座天妃宫 : 一座在首府那霸 , 曰“下
天妃宫”。另一座“上天妃宫”在闽人三十六姓居住
的久米村, 据说是嘉靖中册封使郭汝霖所建。第三





于 1632 年, 来到长崎贸易的南京船主彼此商议 ,
为了使明朝商船进港时严禁天主教徒 , 并祈求海
上往来平安, 以供养死去的亡魂 , 则申请修建一所
寺院。获得许可后 , 便邀请 1620 年以来住在长崎
的明朝僧人真园为开山 , 在伊良林乡内领到寺地 ,
创建一所寺院 , 这就是东明山的兴福寺 , 俗称“南
京寺”。1628 年, 明朝僧人觉海率同了然、觉意两僧
到日本, 于是漳州船主也申请以觉海为开山 , 按照
兴福寺的先例, 另创建一所寺院。获得批准后 , 便
以入日本籍的明朝人陈冲一为施主首领 , 在岩原
乡分紫山创建了福济寺, 俗称“漳州寺”。后来福州
















是关帝爷, 殿之西堂是保生大帝 , 殿之后堂为观音








在世界各地 , 凡有福建移民到达的地方 , 凡有
福建船只航行的港口 , 无不保留有妈祖庙或天后
宫的遗迹。据统计, 全世界共修有妈祖庙约 1561




后, 为了在新的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 , 他们已赋
予妈祖以新的使命 , 渐渐把供奉妈祖的妈祖庙或
天妃宫与福建会馆融为一体 , 成为联络乡谊 , 增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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